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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伊朗人迹罕至的高山
顶上发现的贝希斯敦铭文（上图），楔
形文字符号也许至今未能破译。这块
刻有三种文字的陶泥碑是楔形文字版
的“罗塞塔石碑”。罗塞塔石碑同样刻
有三种文字，是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
的一把钥匙。

贝希斯敦铭文刻于公元前520

年左右，为纪念波斯王大流士平乱胜
利，用楔形文字符号所刻，用了三种不
同的语言。1764年，西方探险家在
伊朗的山顶上踩着摇摇晃晃的梯子，
首次拓下了这篇铭文的拓本，但当时
无人能够破译这些文字。

碑文用的三种语言文字中，最先
破解的是古波斯语。从大流士等名字

的书写方式来看，碑文上的另一种语言
阿卡德语也是可以破译的。阿卡德语是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使用过但今已灭绝
的一种语言。“阿卡德语的秘密正渐渐被
解开，如果没有那把‘钥匙’，我想也许永
远无法揭开这个秘密。”伦敦大英博物馆
的欧文 ·芬克尔说道。

这是个很好的突破点，以此为契机，
破解最原始的楔形文字苏美尔语，相对
就比较容易了。楔形文字的铭文多为双
语文本，阿卡德语刻写的铭文下面通常
都会加上苏美尔语的译文。

解读楔形文字符号

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艺
术创作，人工智能（AI）正向
着原来被认为只属于人类的
领域进军。在《科学》杂志日
前评选出的2022年度十大
科学突破中，“创造性人工智
能的快速发展”备受关注。
从预测蛋白质结构到设计新
药、疫苗，AI都取得了“攻城
略地”式的进步，甚至在人文
艺术领域频频展现高光。
楔形文字是人类最古老

的文字之一，揭开它的神秘
面纱，一直是研究人员孜孜
以求的目标。如今，人工智
能正在帮助破译美索不达米
亚人刻写在陶泥板上的楔形
文字，这些古老的泥板文书
将为我们揭开人类历史早期
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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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芦苇笔在泥板上书写苏美尔楔形文字。

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楔形文字泥碑。 图/NewScientist

人工智能对楔形文字泥碑进行扫描翻译示意图。 图/NewScientist

古亚述楔形文字。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视觉中国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一扇紧闭的大

门后面，是一座美轮美奂的收藏阁，高高

的拱形天花板彰显着它的高大华美。在这

个远离尘世喧嚣的幽静房间里，欧文 · 芬

克尔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块陶泥制成的

泥碑，上面已有了裂纹，还留有灼烧过的

痕迹。它不是一块平常的泥碑——上面以

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写文字楔形文字记载了

古人对未来的预言。

芬克尔是大英博物馆古代美索不

达米亚语言文化文献的助理保管员，

也是世界上仅有几位能够流利阅读这

种久已失传的文字的人之一。他打开

另一个抽屉，取出另一块泥碑，上面

刻写的是巴比伦人对马尔杜克神的祈

祷文。巴比伦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

一座古城，后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中

心，马尔杜克是古代巴比伦人信奉的

主神，巴比伦的守护神。

芬克尔的身后，一位摄影师正对着

泥碑上凹陷的蚀刻文字精心拍摄。他们

的工作正在揭开一场破译古代文字伟大

变革的序幕。这场革命将利用当今人工

智能强大无匹的计算能力，唤醒沉睡

5000年的古代人类历史，揭开世界第

一文明埋藏已久的秘密。

尽管早在165年前，就已有人破译

了这种古代文字的符号，但大多数楔形

文字符号文献资料从未被翻译成现代语

言。因为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仅

依靠芬克尔等少数精通楔形文字的专家

来完成，显然是一项难以完成的庞大工

程。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计算

机算法正在接受阅读和翻译楔形文字的

训练，将大量泥碑留下的支离破碎的内

容重新组合，并预测其中缺失的部分，

为了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历史提供

一幅完整的图景，同时也为追溯圣经故

事的起源、探索人类早期文明的历史打

开一扇新的窗口。

楔形文字的起源与演变

楔形文字的故事可追溯到6000年

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那里是位于底

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一片肥沃

地区，位于如今的伊拉克境内。这一时

期的人类社会正在经历重大变革，从小

规模的农业聚居地逐渐发展成庞大的城

市中心。苏美尔人在这里建立了最早一

批城邦，乌鲁克城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意

义的重要城邦之一，城中寺庙林立，沟

系纵横，到公元前3000年时，城中人

口已达5万。城市成为周边地区的行政

管理中枢，管理复杂劳务系统的官僚体

制也开始形成。

苏美尔语完全不同于如今我们所知

晓的任何语言，并且早已消逝在历史的

长河中。但苏美尔人留下的大量楔形文

字泥板文书，让我们能有机会对当时美

苏尔人的社会生活一探究竟。美索不达

米亚地区是楔形文字的发源地，当时的

人们将芦苇的末端压入尚未变硬的湿软

陶泥板上，写下一个个被称为楔形文字

的古老符号。

虽然人们通常将楔形文字形成的文

化遗产与诗歌和文学联想在一起，但最

早的楔形文字的使用完全是出于行政管

理的需要，比如作为奴隶转让交割手续

的凭证，或接收牲畜的签收收条等。最

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

的一块刻写了啤酒配额记录的泥板文

书，画一个瓶子代表一瓶啤酒，在人头

上画圈代表数量，这是最初的象形符号

文字，后来逐渐演变发展为更为抽象的

文字形式。

楔形文字从简单的记事工具演变为

一种语言表达形式，经历了相当漫长的

时期。最早的王室铭文出现于公元前

2700年左右，最早的文学文本出现于

更晚的一百多年后。最早的文学作品作

者是生活在4300年前的一位公主、女

祭司和诗人恩赫杜安娜。她写下了许多

赞美诗和神话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吉

尔伽美什史诗，关于一位国王追求永生

的故事。

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的影响一直

延伸并渗透到现代人类的生活中，圣经

中的一些故事与苏美尔人的文化传统甚

有渊源，苏美尔人还是如今仍用于钟表

中的六十进制计数系统的发明者。

破译楔形文字困难重重

楔形文字本身并不是一种语言，而

是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好比英语中用的

字母，同样也用于法文和德文中一样。

苏美尔人从世界上消失之后，他们的楔

形文字书写方式流传了下来，成为许多

其他语言的书写符号，如阿卡德语、赫

梯语、古埃尔西亚语等。在使用了

3000年之后，这些书写符号与语言，

以及描述了历代王国兴衰的记录，一起

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如今能够了解这段遥远的历

史，要归功于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陶泥

板。这是当时的一种廉价材料，随处可

见，并且可以耐久保存。“非常幸运的

是，除非被扔进河里，或被完全碾碎，

这种上面写有文字的泥碑都能得以保存

下来。”芬克尔说。

世界各地发现的泥碑数量已有成千

上万，是我们探索早期人类文明的珍贵

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地球上最早帝国的

编年史，苏美尔人创作的赞美诗、来往

信件、购物清单，甚至还有客户的投诉

信。“有人说，人类历史的前半部都记

录在了这些楔形文字泥碑上。”德国慕

尼黑大学的恩里克 · 杰梅内兹说道。

这些泥碑中隐藏着的远古时代的秘

密不断被破译。2017年，学者发现，

一块被称为“普林顿322”的3700年前

的泥板文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三角学

知识。它因曾被一名叫普林顿的人收藏

而得名，“322”是普林顿的收藏编号，

但其最初来源不详。碑文显示，生活在

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和南部讲阿卡德语的

巴比伦人，是最早研究三角学的人。

2021年，对1894年在伊拉克出土

的一块泥碑的新的分析研究发现，早在

毕达哥拉斯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出生几个世纪之前，巴比伦人就已开始

对三角学进行计算和研究。遗憾的是，

如今世界上只有75个人能够流利阅读

楔形文字，大多数泥板文书只能束之高

阁，在博物馆里静静蒙尘，鲜为人知。

楔形文字太复杂，太难读懂，长期

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碑文中文字的

含义往往模棱两可，而一个词语可能会

有不止一种书写方式。”杰梅内兹说。

还有一个难题是，很多楔形文字泥碑并

不完整，不是破裂缺角，就是碎成多个

小块，通常边缘部分还有磨损，导致一

段记事不是没有开头，就是没有结尾，

或是中间部分缺失。

亚述帝国国王阿什巴尼帕尔的藏书

室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图书馆，

收藏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各地的大量书

写文献，3万块泥碑记载了各种文献资

料，包括宗教仪式、医学百科全书、天

文观测，以及王室开拓疆域的功绩等。

可惜的是，公元前612年，在城市

被攻陷洗劫中，这座古老的皇家图书馆

被焚为废墟。大英博物馆保存的大火中

幸存下来的一些残碑上面，焦黑的灼烧

痕迹仍然历历在目。

要想还原历史，就要将这些碎片像

做拼图游戏一样拼合起来，没有任何参

考依据，难度很大。而且记载有楔形文

字的泥碑分散在世界各处，收集起来也

很困难。例如，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开头

部分保存在一块很小的陶泥碑文书残片

上，光是找到并确认这块泥碑，就花了

一百多年时间。如今，有了人工智能来

帮助做这项工作，一切都将有所不同。

AI训练“复原”巴比伦文学

“残片数据库”是杰梅内兹于2018

年设立的“电子巴比伦文学项目”的一

部分。该项目利用人工智能找出哪些残

片同属于某一块泥碑，然后将它们重新

组合起来，以还原阿什巴尼帕尔的皇家

图书馆残存的泥版文书和其他泥碑的内

容。杰梅内兹正在用开发出来的算法对

楔形文字的不同变体，以及多种副本之

间的微小差别进行比较研究。

经过训练的人工智能可以对碑文进

行翻译。研究人员根据文本符号的音

译，对人工智能进行深度学习训练。楔

形文字符号的发音依据的是拉丁字母的

发音方式，就像汉字的普通话发音用的

是拼音一样。经过学习训练的人工智能

可以预测哪些楔形符号可能出现在缺失

的残片中，还可以在数字化的庞大残片

数据库中搜索特定的楔形文字符号。

2019年，人工智能帮助在多个残

片中找到了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缺失部

分，还发现了一种新的古代文学体裁，

其特点是滑稽、夸张和模仿，比如一堆

会开玩笑的驴粪，主要是用来帮助小学

生学习读写技能的。

杰梅内兹与伊拉克巴格达大学伊尔

克分校的安玛 · 法迪尔一起，通过人工

智能的帮助，发现了另一种以前不为人

知的文学体裁——城市赞美诗。比如，

巴比伦城赞美诗对寺庙僧侣的日常进行

了细致的描绘。

2021年，在世界上首次使用人工

智能完全自主识别楔形文字片段的过程

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名诗《正义的受难

者》中缺失的片段。

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是反

映普通行政工作的楔形文字文本。研究

发现，大量内容短小的收据文本出自不

同的机构，如寺庙或当地统治者的官

邸，或是个人（如商人）之间进行交易

的书面文本。这些丰富的信息是美索不

达米亚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苏美尔泥碑文本中通常包含个人姓

名和日期，根据这些线索，可以追溯了

解某人在当时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例

如，形成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被称

为“Mama-ummi档案”的80块泥碑文

本描述了一位名叫Mamaummi的女主

管，她负责一个由180名织工组成的团

队。这份资料表明，当时的女性有很多

的工作机会，这一点非常出人意料。

面对浩如烟海的楔形文字行政信

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希瑟 · 贝克于

2017年建立了完美的楔形文字机器翻译

和自动分析系统。在不久前的测试中，

他们先用45500个音译短语对不同的人

工智能算法进行训练，每个短语由多达

19个单词组成，然后对人工智能将苏美

尔语单词翻译成英语的能力进行了测

试。2021年公布的结果表明，某种特定

人工智能算法的翻译准确性可达95%。

该系统还能从文本中提取关键词信息，

对人员、地点和神祗等类别进行识别。

2021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

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加布里埃尔 · 斯坦诺

夫斯基和他的同事还找到了一种预测残

片缺失文字的方法，类似于在手机上输

入文字时的自动预测。

研究人员尝试给深度学习人工智能

馈入上万块阿卡德语书写的楔形文字泥

碑的音译单词信息，发现人工智能根据

上下文填补缺失部分内容的准确率能达

到80%。

人工智能的另一项潜在应用是确定

泥版文书的年代，即以已知年代为线

索，训练人工智能算法预测其他文件中

缺失年代信息的能力。

但是，从符号音译来解读楔形文字

是一回事，要解读楔形文字本身又是另

一回事。楔形文字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演变，其拼写也在变化，不同时期的

楔形文字还被用于不同的语言。最棘手

的是，符号之间没有间隙，要推断出哪

组楔形符号构成某个单词非常困难。拉

丁字母包含26个字母，但楔形书写符

号多达900多个，而且它们看起来非常

相似。

为克服这重重困难，研究人员正在

开发类似于文本识别的人工智能计算机

系统，向破译楔形文字的目标迈进。研

究人员训练了一种叫做“Deepscribe”

的机器学习系统，用来解读波斯波利斯

卫城档案的数千块楔形文字文本，这是

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前修筑的一道防御

工事墙中发现的埃兰语行政管理文书。

研究团队成员、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苏珊

娜 · 保卢斯指出，“计算机能够识别单词

的起始符号和终结符号的边界，然后用方

框围住，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对于那些

没有分隔的一连串符号，人们通常没有办

法知道一个单词的起始位置和终结位置。”

未来有望实现AI即时翻译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未来将有望实

现将符号识别系统和现代语言翻译系统一

体化的目标。这将意味着也许有一天，我

们就可以用手机拍下博物馆里一块泥碑文

书的照片，并即时读出上面的内容。

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需要一个庞大

的数字化文本数据库来支持人工智能算法

的训练和学习。目前世界各大博物馆中约

50万件楔形文字文本中，只有一半经过

了音译翻译或文本翻译，经数字化处理的

文本只有大约10万件。“楔形文字数字图

书馆计划”和“电子巴比伦文学项目”的

进展正在改变目前这一现状。

以色列阿里尔大学的萨伊 · 戈尔丁表

示：“楔形文字文本数字化可为学者带来

大量新信息和新联系。一旦能够将这些信

息放在一个庞大的联通网络中，下一个重

大突破的契机就会到来。我们就可以对那

个时代古人的生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开始阶段需要大量辛苦的工作，首先

要获得各地博物馆和私人藏品中所有楔形

文字泥碑文书的高清图像。目前，作为

“电子巴比伦文学项目”的组成部分之

一，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阿什巴尼帕尔图书

馆4万件楔形文字泥碑残片的拍摄工作正

在进行之中。

在一间特殊的拍摄工作室内，摄影师

阿尔伯托 · 吉亚尼斯给每件楔形文字泥碑

拍摄六张图像——正面、背面、顶部、底

部和两个侧面。吉亚尼斯说，文本并不总

在边缘处结束，有时甚至区分前后和上下

都很难。

然后，计算机软件会将这六张图像的

内容拼接组合起来，再由杰梅内兹这样的

楔形文字专家进行辨认和翻译。据预计，

2023年将完成所有楔形文字藏品的拍摄

工作，并向大众公开。以往深藏于大英博

物馆内的楔形文字藏品不是普通大众都有

机会观赏到的，但经过数字化处理的藏

品，可以让人们舒服地坐在自己家中，欣

赏苏美尔阿什巴尼帕尔图书馆的泥碑文献

和其他早已失传的楔形文字文本。

回望历史，数千年前的人类给我们留

下了卷帙浩繁的楔形文字文书，以及承载

其中的文化思想；展望未来，这些独具远

古文化特色的泥碑文本，在人工智能的强

大计算能力下，重新组合和解码，以现代

科技的数字化形式，重现古代人类文明曾

经的辉煌。

从科学发现到艺术创作，创造性人工智能迎来飞速发展

AI破译楔形文字，探索“世界第一文明”


